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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锡林的绘画艺术 

 

 

    画家潘锡林以其荒寒、野逸、老辣、苍茫的中国画作品崛起于当今画坛，是一件绝非偶然的事情，

这与他三十几年如一日的刻苦修炼是分不开的。潘锡林生于文化底蕴深厚的皖东地区，自幼便耳濡目染的

接收着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其成人之后便带有一种与生具有的传统文人傲骨英风的轩昂气质。套句俗话叫

“人品如画品”，锡林的这种气质在他的画作中体现无遗，那一幅幅笔墨苍茫淋漓酣畅的大写意作品，给

人展示着一个他独特的水墨世界。 

    潘锡林是一个元明绘画美学的实践者，同时又是一个融合南北学贯中西的艺术叛逆。我为什么会这样

说呢？首先锡林对元代文人画自幼的热爱对清代八大山人的情有独钟就说明了他最初的审美趋向。明末的

董其昌、莫士龙创立了“南北二宗”之说，并有明显的崇南贬北的思想倾向，尤其将文人士大夫绘画与所

谓“行家画”截然分开。锡林的大写意花鸟、山水画明显是从南宗入手，显然属于“水墨宣淡”的南宗文

人士大夫绘画。从他的一些纸墨和早期作品可以看出他对笔简意赅的古意追求，赵孟頫在《松雪画论》中

说：“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

不知古意既亏，百并横生，岂可观也？”锡林深谙此理，中国绘画经历了几千年，形成了及其完善的理论

体系，对传统绘画美学的深刻领会至关重要，也可以说是学画的关键所在。把握了绘画美学思想也就是把

握了谢赫所说的“气韵”，元代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说：“自‘骨法用笔’以下五法可学而能，如其

‘气韵’必在生知，顾不可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得，默契神会，不只然而然也。”锡林所表现的荒寒、

苍茫之境以及沧桑感，正是元明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美学境界，在《兴来放笔写残荷》一文中他这样

写道：“那接天连叶，波翻浪卷，所呈现的繁杂、肃杀和悲怆，使我得到了艺术的启示，丰富了想象的情

愫，唤起了不可抑制的美感。”锡林在自然的变化中得到了启示，于是他要表现这种情感“我要画出一种

沧桑感的大文化，一种悲壮意识的大文化”。锡林这种观点显然是受到当代花鸟大家郭怡宗先生“大花鸟”

意识的启发，“小景也有大寄托”。正如古人讲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花鸟画一语虽然听起来

是一个小概念，但是，也同样与其他艺术形式承担着探讨自然和人类的发展规律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历史

责任。 

     夏文彦认为“气韵”是求不得的，只能是“默契神会，不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东西，似乎有些过

于“玄”，但这正说明了“气韵”以绘画艺术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气韵虽然“不可巧密得，复不可

以岁月得”但毕竟要通过具体的笔墨来实现，先有形而上、再有行而下。对于这种带有“沧桑感”和“悲

壮意识”的苍茫荒寒之境如何表现，属于行而下的技法问题，可也最能直接的体现出一个画家的笔墨修养。

锡林在笔墨技法上很善于借古开今，他常常以“大痴山水”所惯用的“披麻皴”笔法融入他的大写意花鸟

画中，造成及其苍茫、野逸之视觉效果。从这一点上就不难看出他的聪明，但更出乎意料的还是他对传统

美学的深刻领悟以及对水墨的巧妙利用。披麻皴的干笔效果在清初被四王运用的几近出神入化，在清末由

于后学们盲目摹写，使其几平走入死路，因此，四王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就连康圣人有为也说“四王山水，

枯笔如草，味同嚼蜡”。锡林为避免这种尴尬，大胆以较大面积的泼墨来弥补枯笔的不足，充分发挥枯笔

的苍茫、润笔的生气，使之沧润结合，相得益彰。 

    锡林又是一个大胆叛逆者，因为他深知“伟大的传统值得自豪，但不能代替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传

统，今天的传统是前人的创造，今天的创造是明天的传统”。创作的目的不在于重复前人的形式抒发古人

的情感，而是艺术家个人的情感与自然之间的对话。“花鸟画如果不是为了表达情感，在艺术上便没有多

大价值。”在创造新的东西之前，必须对旧的经典提出质疑，这体现在他题材的处理上。我们先来看一下

北宋《宣和画谱》是怎样看待花鸟画的，“花之牡丹芍药，禽之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

鸥鹭雁鹫，必见之悠闲，至于鹤立轩昂，鹰隼之击捕，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

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这种题材的象征意义早



已在人们心中形成定式，因此也使多数人不敢越雷池一步，锡林却不把对这些司空见惯性质的准确把握看

成是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而是赋予这些题材以新的人文内涵，不单单是只靠题材本身所具有的性质表

现主题，而是把题材作为画面的一项因素，通过全部因素共同营造意境。在锡林笔下“牡丹芍药、鸾凤孔

翠”不一定就非得“富贵”，“松竹梅菊、鸥鹭雁鹫”也未必悠闲，完全是随着情绪的流转，或是主题的

需要来自由处理，往往在一幅作品中花朵、叶子、花秆、鸟成为各种不同形式的线的组合，他们密密麻麻

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浑然的整体。这时花非花木非木，花亦花木亦木，作为画家情感的物化形式在宣

纸上无声的吟唱。看到这样的画面会使你不由自主的联想起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泼洛克激情飞扬的作品，也

可以感觉中的再现到黄宾虹老人浑然洒脱的积墨山水在花鸟画中的再线。 

    锡林为人耿直，且代人友善，可性情实在豪爽，每每饮罢吟诗，击箸作歌，笑对人生。特别是挥毫之

际，饱蘸浓墨，洋洋洒洒“时而笔墨迅放，时而手扶缣素”亦或“解衣盘礴”如入无人之境，“是真图画

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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